
湖 南 武 冈 ，都 梁 街 ，我 喜 欢 这 里

吗？这个问题如同一条细线，紧紧缠

绕在我的心头。随着每一步行走，脚

印在青石板路上逐渐展开，那些隐藏

于古城的声音随着脚步回响、涤荡。

至赧水河桥了。站在桥上，眼前

河 水 清 澈 ，仿 佛 一 面 镜 子 ，映 照 着 两

岸的风光。河水静静流淌，带着岁月

的 痕 迹 ，诉 说 着 都 梁 街 的 历 史 与 变

迁。偶尔有几只水鸟掠过水面，留下

一 串 串 涟 漪 ，打 破 了 水 面 的 平 静 ，也

为 这 幅 美 丽 的 画 卷 增 添 了 几 分 生 机

与活力。

两位老人坐在桥头的石凳上，悠

闲地聊着天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

和幸福。他们谈论着政府的好政策，

谈论着这条河流的变迁，谈论着生活

的点点滴滴。他们的笑容，如同这河

水一般，清澈而温暖。

我沿着河岸走，两个年轻汉子划

着 小 舟 驶 近 ，他 们 在 河 面 上 打 捞 垃

圾，动作轻盈、熟练，如同舞者。河面

成 了 舞 台 ，河 水 为 他 们 伴 奏 ，河 边 的

吊 脚 楼 、木 制 的 阳 台 、晾 晒 的 衣 物 和

蔬 果 ，构 成 了 舞 台 的 背 景 。 这 一 切 ，

显得那么和谐，大自然也是参与者。

我不再只是看客，而是成为这幕

情景剧的一部分。桥也成了道具，行

走的人、来往的车辆以及人们脸上的

笑容和声音里的满足，都成为剧中不

可或缺的元素。

街边有人叫卖米豆腐，我好奇地

走 过 去 。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看 见 米 豆 腐

以 这 样 朴 素 的 方 式 出 现 在 眼 前 。 就

在街边的小摊上，一碗碗热乎乎的米

豆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让我忍不住

咽 了 咽 口 水 。 我 不 禁 想 起 在 云 南 玉

溪 老 街 看 到 的 那 个 推 着 板 车 叫 卖 糯

米饭的汉子，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涌上

心头。而在这里，一碗米豆腐也必然

会 成 为 远 在 他 乡 的 武 冈 人 对 于 都 梁

老街的怀念。我品尝了一口米豆腐，

那 细 腻 的 口 感 和 独 特 的 味 道 让 我 陶

醉 其 中 。 米 豆 腐 和 米 粉 构 成 了 米 的

另一个新世界，这是一个广阔而充满

可能的舞台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感受

到了都梁街居民的热情，他们用自己

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美好与幸福。

登 上 宣 风 楼 ，站 在 城 墙 上 ，我 突

然感觉心阔如海，仿佛自己一时拥有

了整个舞台，像个主角一样站在舞台

中央。这里的风华从宋代开始，历经

千 百 年 光 阴 流 转 ，积 淀 出 浑 厚 与 从

容。此时，我突然感受到时光在事物

或人身上雕刻出来的美，这美无须浓

妆 ，也 与 汹 涌 人 潮 无 关 ，可 只 要 你 靠

近它，就能感觉到。这一发现在一定

程 度 上 缓 解 了 我 的 焦 虑 。 两 天 前 我

才过生日，或多或少在心里感怀时光

易逝，青春不复。谁又能留得住时光

呢？不妨从容往前，像自然一样以春

夏秋冬来呈现自己的美，美也就变得

多姿而充盈、自信而笃定。

眼 前 的 舞 台 开 始 旋 转 、抬 升 ，街

道 成 了 另 一 个 舞 台 。 回 头 再 看 向 都

梁街，年轻的情侣们上场了。他们从

早上嗦一碗米粉开始，到晚上相依去

光明电影院看一场喜欢的电影，用鲜

活 的 日 子 诠 释 着 惬 意 美 好 的 真 实 生

活 。 他 们 的 笑 声 、谈 话 声 、脚 步 声 交

织在一起，构成都梁街独有的旋律。

都 梁 街 边 ，栾 树 高 大 挺 拔 ，枝 叶

繁 茂 。 那 些 如 灯 笼 般 簇 拥 的 果 实 在

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热情的本地居

民 ，用 质 朴 、真 挚 的 方 式 引 领 着 我 深

入 这 座 古 城 的 每 一 个 角 落 。 它 们 不

言不语，却以那绚烂的色彩和摇曳的

姿态，向我诉说着都梁街的故事。

□ 简 媛

漫步都梁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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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 光 从 高 天 垂 照 下 来 ，湖 面 银 光

流 动 ，成 群 结 队 的 白 骨 顶 鸡 在 湖 中 游

弋 ，水 波 呈 半 扇 形 向 两 侧 拨 开 ，又 迅

速 消 散 。 冰 封 的 区 域 聚 集 着 大 量 赤

麻 鸭 ，偶 尔 还 能 见 到 几 只 珍 贵 的 中 华

秋 沙 鸭 ，它 们 或 蹲 或 立 在 冰 面 上 ，养

精 蓄 锐 。 每 一 只 毛 茸 茸 的 小 生 灵 ，都

让 人 心 头 涌 上 一 股 温 厚 的 暖 意 。 不

时 会 有 一 群 斑 头 雁 齐 刷 刷 地 从 湖 的

上空飞过，阵势浩大，让人啧啧称赞。

眼前这个不断引来游客惊叹与盛

赞 的 湖 ，名 为 属 都 湖 。 它 静 静 地 卧 于

普 达 措 国 家 公 园 的 怀 抱 中 ，与 碧 塔 海

如 同 双 璧 ，共 同 镶 嵌 在 云 南 香 格 里 拉

这片神秘的高原大地，彼此辉映。

冬季的普达措少了春夏时节那铺

天 盖 地 的 芬 芳 野 花 ，但 却 别 有 一 番 魅

力 。 雪 山 耸 立 ，冰 湖 如 镜 ，候 鸟 成 群

飞 翔 ，点 缀 着 这 片 大 地 ，仿 佛 大 自 然

在 寒 冬 中 精 心 绘 制 的 一 幅 画 。 这 正

是我选择在冬季来到这里的原因。

从 香 格 里 拉 市 区 出 发 ，驱 车 东 行

20 余 公 里 ，即 可 抵 达 普 达 措 国 家 公

园 。 多 数 游 客 到 达 的 第 一 个 景 点 ，便

是属都湖。属都湖海拔 3000 多米 ，湖

水 碧 蓝 深 邃 ，水 域 面 积 广 阔 。 湖 畔 环

绕 着 广 袤 的 牧 场 ，奶 酪 紧 实 美 味 。“ 属

都 ”，在 藏 语 中 即“ 奶 酪 如 石 般 结 实 ”

之 意 。 多 数 游 客 倾 向 于 沿 着 南 岸 的

步 道 欣 赏 属 都 湖 美 景 。 然 而 ，当 地 的

一 位 朋 友 建 议 ，北 岸 的 景 色 在 冬 季 尤

为 独 特 ，于 是 我 决 定 先 走 北 岸 ，再 走

南岸。

在 目 睹 了 开 篇 那 一 幕 之 后 ，我 沿

着 属 都 湖 北 岸 缓 行 。 林 间 透 过 的 阳

光 在 小 道 上 跳 跃 。 一 只 忙 碌 的 大 噪

鹛 在 林 子 里 穿 梭 ，恰 好 瞥 见 它 带 有 白

色 端 斑 的 尾 羽 。 湖 边 ，一 匹 肌 肉 强

健 、皮 毛 光 亮 的 马 正 悠 闲 踱 步 ，察 觉

到 我 的 存 在 ，便 抬 起 头 ，用 那 双 明 亮 、

充满信任的眼睛静静注视着我。

一 棵 柳 树 上 栖 息 着 一 群 乌 鸦 ，叫

声 粗 野 ，但 日 子 过 得 安 稳 。 云 杉 和 冷

杉 则 像 是 属 都 湖 的 坚 守 者 ，无 惧 寒

冷 ，有 着 自 己 的 担 当 。 最 常 见 的 栎 树

上 攀 附 着 大 量“ 树 胡 子 ”，这 不 是 树 的

胡 须 ，而 是 松 萝 ，一 种 长 长 的 地 衣 类

植 物 。 长 长 的“ 胡 须 ”在 风 中 飘 荡 ，活

像 是 栎 树 的 时 尚 佩 饰 。 松 萝 对 环 境

的 要 求 高 得 有 些 挑 剔 ：只 在 湿 润 、多

雾 又 阳 光 充 沛 的 地 方 生 长 ，仿 佛 一 位

气 质 高 雅 的 隐 士 ，拒 绝 一 切 不 合 格 的

空 气 。 也 正 因 如 此 ，它 们 被 誉 为“ 天

然 的 空 气 检 测 剂 ”，是 大 自 然 的 环 保

督察员。

由 于 不 久 前 下 过 一 场 雪 ，路 边 还

有 不 少 积 雪 。 踩 在 雪 上 ，脚 下 发 出 咯

嘣 咯 嘣 的 脆 响 ，非 常 养 耳 。 最 让 我 震

撼 的 是 ，正 午 时 分 ，太 阳 高 悬 ，湖 面 上

正 在 融 化 的 冰 发 出 巨 响 ，如 火 车 穿 梭

而 过 的 呼 啸 声 ，辽 远 悠 长 。 声 与 光 的

特 效 ，有 一 种 天 地 之 初 大 地 正 在 构 造

的 幻 觉 。 我 被 大 自 然 的 魅 力 震 慑 ，这

一 幕 ，已 经 超 出 了 语 言 能 表 达 的 极

限 。 它 是 如 此 宏 大 ，充 满 力 量 ，而 又

如 此 稍 纵 即 逝 ，相 机 无 法 捕 捉 ，相 册

无 法 留 存 ，只 有 亲 身 经 历 ，才 能 拥 有

那 一 瞬 的 震 撼 。 有 那 么 一 刻 ，这 响 彻

湖 山 的 巨 响 ，甚 至 让 我 觉 得 在 平 均 水

深 20 米的属都湖下，隐藏着一个神秘

的水下世界。

步 道 的 尽 头 ，视 野 豁 然 开 朗 。 眼

前 是 一 片 被 山 林 环 抱 的 牧 场 ，这 也 是

香 格 里 拉 的 优 质 牧 场 之 一 。 白 尾 海

雕 的 翅 影 掠 过 深 黄 的 草 甸 ，草 甸 上 ，

牦 牛 悠 闲 地 低 头 啃 食 草 茎 。 更 远 处 ，

栖 息 着 一 群 黑 颈 鹤 ，那 赳 赳 的 身 姿 ，

宛 如 高 原 上 的 优 雅 精 灵 。 那 里 是 属

都 湖 的 东 岸 ，为 了 保 护 这 些 珍 贵 的

“ 高 原 仙 子 ”，游 客 不 能 靠 近 ，只 能 在

远处静静欣赏。

我 循 着 原 路 返 回 步 道 起 点 ，开 始

向 南 岸 进 发 。 路 边 设 有 多 个 观 景 平

台 ，我 不 时 停 下 来 ，眺 望 湖 景 。 忽 然

心 生 感 慨 ：如 果 只 是 走 马 观 花 地 观

看 ，实 在 会 辜 负 这 样 的 美 。 我 渴 望 将

这 一 切 美 景 一 一 嵌 入 记 忆 深 处 。 从

南 岸 到 北 岸 ，这 不 到 10 公 里 的 步 道 ，

由 于 被 自 己 的 双 脚 亲 自 丈 量 过 ，便 产

生 了 特 别 的 意 义 。 一 个 人 对 湖 坐 着 ，

坐 着 坐 着 ，一 切 的 忧 愁 烦 恼 都 抛 诸 脑

后，而自己也成了自然的一部分。

在 步 道 尽 头 的 观 景 台 上 ，湖 光 山

色 尽 收 眼 底 。 远 处 ，皑 皑 雪 山 与 我 们

遥 遥 相 望 ，威 严 、平 静 ，亘 古 不 变 。

湛 蓝 的 天 空 ，云 朵 缓 缓 飘 荡 ，像 是 还

未 完 全 融 化 的 雪 。 那 一 刻 ，难 以 相 信

自 己 真 的 站 在 这 里 ，置 身 于 这 片 大 美

之 中 。

普达措之行的第二站是属都湖的

姊 妹 湖 —— 碧 塔 海 ，距 属 都 湖 东 南 约

10 公 里 。 碧 塔 海 的 名 字 源 自 藏 语“碧

塔 ”，意 为“ 栎 树 成 毡 的 地 方 ”。 在 这

里 ，栎 树 成 片 生 长 ，枝 繁 叶 茂 ，像 一 层

厚 实 的 毡 子 ，铺 展 在 大 地 上 。 作 为 典

型 的 高 原 湖 泊 ，碧 塔 海 是 鸟 儿 们 栖 息

的 天 堂 。 每 年 秋 冬 季 节 ，这 里 云 集 着

包括黑颈鹤在内的大量候鸟。

沿 着 碧 塔 海 的 步 道 前 行 ，可 在 宁

静 的 湖 光 山 色 中 ，感 受 到 普 达 措 的 壮

丽 与 和 谐 。 冬 季 ，为 了 不 打 扰 栖 息 的

候 鸟 ，步 道 会 暂 时 关 闭 ，游 客 只 能 在

湖 边 驻 足 观 景 。 不 过 ，即 使 是 湖 边 ，

也 充 满 了 活 力 ：浅 水 区 里 ，成 群 的 候

鸟 悠 闲 觅 食 ，并 不 惧 人 。 除 了 常 见 的

白 骨 顶 鸡 ，湖 面 上 还 聚 集 着 花 脸 鸭 、

赤 颈 鸭 、赤 麻 鸭 、红 头 潜 鸭 、中 华 秋 沙

鸭 …… 它 们 或 嬉 戏 ，或 啄 食 ，好 一 个

热闹非凡的“鸭家族”。

这 一 趟 冬 之 旅 ，虽 然 短 暂 ，却 延

伸 了 我 的 生 活 。 双 足 踏 过 的 美 好 之

地 ，都 会 成 为 我 心 中 念 念 不 忘 的 精 神

原 乡 。 一 批 批 曾 为 普 达 措 之 美 吸 引

的 游 客 ，也 会 像 一 群 群 念 旧 的 候 鸟 ，

不 忘 飞 回 这 里 落 一 落 脚 ，感 受 这 片 土

地带给我们的接纳和抚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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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们 沿 着 罗 布 人 走 过 的 丝 绸 古

道 ，一 路 北 行 ，穿 过 茫 茫 戈 壁 和 广 袤

的 沙 漠 ，来 到 新 疆 尉 犁 县 的 罗 布 人

村 寨 。

视 线 与 村 寨 大 门 对 接 ，神 秘 苍 茫

之 气 穿 空 而 至 。 人 脸 、鱼 骨 造 型 的 寨

门 ，向 人 们 揭 示 着 村 寨 蕴 含 的 古 老 文

化 。 人 脸 是 戴 尖 顶 帽 的 罗 布 人 ，鱼 骨

则说明他们以打鱼为生。

千姿百态的胡杨树与红柳相互映

衬 ，黄 红 相 间 ，高 低 错 落 。 大 大 小 小

的 海 子 如 萍 ，点 点 浮 于 沙 漠 。 几 座 古

朴 的 圆 形 或 方 形 木 房 子 ，用 一 根 根 胡

杨 木 垒 砌 而 成 ，屋 顶 覆 芦 苇 ，是 罗 布

人 的 屋 舍 。 祭 坛 、烤 炉 及 许 多 造 型 奇

特 的 图 腾 ，复 原 了 村 寨 的 独 特 文 化 。

清 代《西 域 水 道 记》载 ，罗 布 人 不 种 五

谷 ，不 牧 牲 畜 ，唯 以 小 舟 捕 鱼 为 食 。

千 百 年 来 ，他 们 与 世 隔 绝 ，说 着 自 己

的 语 言 ，有 着 自 己 独 特 的 民 俗 、民 歌

与故事。

这 里 的 罗 布 人 后 裔 ，被 称 为“ 罗

布 泊 活 化 石 ”。 看 到 一 位 白 髯 飘 拂 的

阿 公 ，身 穿 白 袍 ，头 戴 尖 顶 帽 ，枯 瘦 粗

糙 的 手 正 在 雕 刻 着 胡 杨 木 碗 。 我 试

图 与 他 交 流 ，他 笑 而 摇 头 表 示 不 懂 。

一 旁 的 阿 婆 静 静 地 笑 望 着 来 往 游 人 ，

脸 上 带 着 慈 柔 的 安 详 。 过 往 的 风 掀

动 他 们 的 衣 襟 ，时 光 却 好 像 停 驻 了 似

的 。 罗 布 人 与 世 无 争 ，世 代 宁 静 安 详

地生活在寨子里。

过 村 寨 ，上 索 桥 ，桥 下 就 是 塔 里

木 河 。 河 水 裹 挟 着 泥 沙 ，打 着 浑 黄 的

漩 涡 。 我 有 些 不 可 置 信 ：这 就 是 著 名

的 塔 里 木 河 吗 ？“ 哗 — 哗 —”我 听 到 了

沉 重 的 呻 吟 。 作 为 大 漠 母 亲 河 ，它 已

哺育了沙漠生灵千万年。

过 索 桥 ，眼 前 一 亮 。 只 见 沙 漠 中

汪 汪 一 碧 ，那 波 光 流 转 、明 媚 圣 洁 的

湖 水 被 沙 漠 温 柔 地 环 绕 起 来 ，恍 若 神

女 。 连 绵 的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是 一 道

天 然 屏 障 ，阻 断 人 类 的 脚 步 ，也 藏 匿

一座沙漠孤洲数千年的记忆。

当 初 ，罗 布 人 看 见 这 面 湖 如 此 美

丽 ，如 此 圣 洁 ，定 认 为 它 是 上 天 派 神

女来庇佑他们的。

如 今 的 神 女 湖 上 ，黑 白 天 鹅 出 双

入 对 ，鱼 儿 自 由 自 在 地 游 弋 。 一 只 脱

单 的 黑 天 鹅 悠 闲 地 游 过 来 ，我 冲 它 轻

轻 拍 掌 ，它 清 澈 的 眼 睛 望 了 望 我 ，弯

下 长 长 的 脖 颈 ，嘴 巴 轻 轻 触 碰 一 下 我

的 脸 ，再 扑 扑 翅 膀 ，飞 走 了 。 我 的 心

都 要 化 了 ，恨 不 能 变 成 一 只 天 鹅 ，追

它 而 去 。 于 是 登 上 一 只 独 木 舟 ，撑 起

竹 竿 ，划 向 湖 中 。 胡 杨 、红 柳 倒 映 在

水 里 ，蓝 天 、白 云 倒 映 在 水 里 ，空 中 飞

翔 的 鸥 鸟 倒 映 在 水 里 ，天 鹅 也 倒 映 在

水里，似梦非梦，恍如仙境。

远 处 沙 山 上 ，骆 驼 队 在 叮 当 行

走 ，孩 子 们 在 沙 上 奔 跑 。 湖 畔 休 闲 长

廊 ，烤 鱼 、烤 玉 米 发 出 诱 人 的 香 味 。

真 是 沙 漠 中 的 世 外 桃 源 ！ 难 怪 罗 布

人能长期隐居这里。

坐观光车在呼呼的风声中穿行于

沙 漠 公 路 ，沙 丘 连 绵 起 伏 ，泛 起 层 层

波 纹 ，在 阳 光 的 映 照 下 ，形 成 明 暗 交

错 的 光 影 ，如 一 幅 幅 色 彩 斑 斓 的 画

作 。 风 吹 来 ，沙 画 瞬 息 变 化 ，如 梦 似

幻 。 司 机 说 ，遇 到 起 风 ，沙 如 游 蛇 ，人

要 是 在 风 口 行 走 ，细 沙 会 沿 足 部 盘 旋

到 膝 盖 处 。 奇 特 的 沙 漠 环 境 下 ，连 绵

数 百 公 里 的 沙 梁 宛 如 一 道 长 城 ，守 护

着罗布人村寨。

□ 胡 静

罗布人村寨

在草原上开车不需要高超技术，

横竖是撞不了人的，因为实在连一个

人影都看不见。如果看见了，恨不能

停 下 车 ，跟 那 人 说 一 箩 筐 的 话 再 走 ，

就是说到天光大亮也不厌烦。此刻，

生 命 的 色 泽 尚 未 从 无 边 的 草 黄 之 下

喷 涌 而 出 。 如 果 天 空 没 有 跟 随 我 们

奔跑的云朵，地上没有驰骋的乌珠穆

沁 白 马 ，我 觉 得 我 们 的 车 ，像 是 行 驶

在广袤苍凉的火星上，万物裸露出骨

骼，一切回归生命的本质，没有修饰，

也无赘余。只有单调肃穆的黄色，在

大地上绵延起伏。

第一次在草原上开车的 K 先生 ，

因无边的辽阔心生悲悯，于是小心翼

翼地操纵着方向盘，时刻关注着前方

路 况 ，怕 一 不 小 心 撞 上 热 恋 中 的 鸟

雀，或者交配中的飞虫。行走在这片

大地上的人们，自然地学会为一切微

小 的 生 命 让 路 ，让 万 物 各 得 其 所 ，获

得与人类同样的尊严。

K 先 生 在 当 地 向 导 的 指 引 下 ，一

路 驱 车 ，前 往“ 蜜 之 河 ”巴 拉 嘎 尔 河 。

早春的大地一览无余，远处起伏的山

脊上，尚未消融的冰雪在阳光下闪烁

着圣洁的光，仿佛草原上耸立着一座

座童话中的城堡，只要人们朝着梦想

的方向一直走，便会抵达一生追寻的

幸福。

天气寒冷，穿着羽绒服的我刚刚

踏出车门，便被冷风击中。大家紧紧

衣 领 ，瑟 缩 着 身 体 ，跟 随 步 履 稳 健 的

向导，顶风向草原深处走去。

不知闷头走了多久，感觉整个人

快要冻成冰坨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将我

们 甩 开 很 远 的 向 导 回 头 大 喊 ：快 看 ，

前面就是巴拉嘎尔河。我抬头，踮起

脚 尖 ，看 到 前 方 有 一 片 区 域 熠 熠 闪

光。再走近一些，只见开阔的河面尚

未 解 冻 。 也 或 许 ，几 天 前 早 已 开 河 ，

鱼儿在晶莹的碎冰间穿梭，细瘦的枯

草在岸边摇摆，成群的候鸟扇动着翅

膀 ，为 重 新 抵 达 广 袤 的 北 方 欢 歌 起

舞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，让自然

失 去 秩 序 ，于 是 河 流 重 新 冰 封 ，一 切

蠢蠢欲动的生命，手忙脚乱中再次陷

入沉寂。

我 小 心 翼 翼 地 踩 在 河 面 上 ，怕

一 不 小 心 ，就 惊 动 了 河 底 的 一 条

鱼 。 它 刚 刚 惊 慌 失 措 地 逃 离 春 天 的

风 寒 ，在 冰 层 下 瑟 瑟 发 抖 ，重 新 进 入

梦 乡 。

抬眼望去 ，只见头裹棉帽的 K 先

生 ，已 沿 着 冰 冻 的 河 面 走 出 去 很 远 。

混沌的天地间，仿佛只剩下一个孤独

的 人 ，和 一 条 冰 封 的 河 流 。 此 时 ，万

物尚未苏醒，一切躁动沉寂梦中。只

有 风 ，永 无 休 止 的 风 ，化 作 锋 利 的 刀

子 ，晨 钟 暮 鼓 般 ，一 下 一 下 切 割 着 苍

凉的大地。

河 流 静 默 无 声 ，只 以 坚 硬 之

冰 ，横 亘 在 大 风 呼 啸 的 西 乌 珠 穆 沁

草 原 。

□ 安 宁

河流静默

读汪曾祺先生的《人间有味》，仿

佛踏上一场穿越味蕾的绮丽旅程，总

能不经意间偶遇关于吃的新鲜名词，

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，有滋有味。

这不，今天又遇到一个——撩青。

什 么 叫 撩 青 ？ 它 是 边 陲 云 南 轻

柔 的 低 语 ，是 春 城 昆 明 人 独 享 的 语

言 密 码 。 其 实 ，这 个 撩 青 ，就 是 指 牛

舌 头 。

我 合 上 书 ，抓 耳 挠 腮 ，想 了 很 久

很 久 ，无 论 如 何 挖 空 心 思 ，调 动 我 那

还算丰富的想象和美食知识，但十分

遗 憾 的 是 ，始 终 没 有 想 通 ，为 什 么 用

“撩青”这个词儿？

汪 曾 祺 先 生 认 为 ，“ 撩 青 ”这 个

词 用 得 甚 为 形 象 。 他 轻 松 地 解 释

道 ，牛 舌 之 用 ，不 正 是 撩 起 青 草 ，送

入 口 中 吗？

于 是 ，我 仿 佛 亲 见 一 位 牧 童 ，在

田 园 间 ，悠 然 自 得 地 牵 着 老 牛 ，牛 舌

轻卷，青草入口，那咀嚼间流淌的，恰

是乡野的宁静与恬淡。

不 过 ，我 个 人 臆 测 ，在《人 间 有

味》的 字 里 行 间 ，汪 曾 祺 先 生 的 这 番

解 释 ，或 许 只 是 他 幽 默 风 趣 ，机 智 调

侃罢了。至于“撩青”真正的含义，或

许汪老也同我们一样，沉浸在这份质

朴而美妙的幻想之中。

关于舌头，很多地方有避讳与讲

究 ，因 为“ 舌 ”与“ 折 本 ”的“ 折 ”近 音 ，

于是，人们通常将其称为“口条”。

聪 明 的 广 州 人 借 用 舌 头 的 另 一

个 称 谓“ 脷 ”，因 其 读 音 同“ 利 ”，便 直

接将牛舌头改叫为“牛脷”，寓意大吉

大 利 。 满 脑 子 生 意 经 的 温 州 人 不 但

不 肯 折 本 ，还 想 有 赚 ，便 称 其“ 牛 口

赚”或“牛利钱”。无锡人则改得更为

彻 底 ，叫“ 赚 头 ”，让 舌 头 来 了 一 个

180 度大转弯。吃辣火爆的川渝及南

昌人更绝，干脆直接叫“招财”……这

些舌头的民间称号，从避讳到吉利的

精彩蜕变，真是把中国人讨口彩以图

吉利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这样说来，撩青就不单是一道美

食了，而是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

的向往。

撩 青 ，你 爱 吃 吗 ？ 这 道 极 美 之

食，我是爱吃的。

喜 欢 吃 切 片 ，大 料 卤 过 ，切 成 薄

片 ，精 致 而 细 腻 。 蘸 水 可 是 灵 魂 ，生

抽 的 醇 厚 、小 米 辣 的 热 烈 、食 盐 的 咸

香、白糖的甘甜、白醋的酸爽，倒上几

缕 凉 水 ，调 和 出 恰 到 好 处 的 味 道 ，令

人回味无穷。再滴上几滴麻油，那香

甜 便 如 丝 如 缕 ，缠 绕 在 舌 尖 ，久 久 不

散。若是再配以二两温热的黄酒，那

份满足与惬意，简直无以言表。

爆 炒 撩 青 则 是 另 一 番 风 味 。 将

其切成薄片，以青椒片、洋葱片为辅，

大火大油爆炒。牛舌打着卷，在锅里

欢 悦 地 翻 滚 着 ，与 青 椒 、洋 葱 亲 密 无

间 地 融 合 ，出 锅 后 鲜 嫩 极 了 ，比 起 猪

舌头，更是多了几分劲道和爽滑。

读书，闻书香。读汪曾祺先生的

文 字 ，不 仅 有 书 卷 气 扑 面 而 来 ，更 能

常常嗅到饭菜香，惹得我口水连连。

□ 旸 瑫

遇见“撩青”

罗布人村寨大门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
